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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先爱上对方，

是不是一种痛苦芽
相依相伴的感情根深蒂固，

但是那坚强的身影为何如此忧郁芽
他是一个好人，

如果被人先爱上，

是不是一种幸福芽
忽略了身边这许久的幸福，

不知现在还来得及吗芽
如果，他们相爱呢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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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先爱上的人，

才能明白那种偷偷幸福感觉。



１
“我们分手吧！”

现场的音乐又再次中断了一下，店内等待得聚精会

神的酒客们，不约而同地纷纷张大了嘴，更是努力看向

吧台前的酒保与女客⋯⋯

现在，稍微把时间倒退一些回到两分钟前。

事情是这样的。

与往常一样，总在午夜时分座无虚席的月光酒吧，

在这夜，店里依旧是高朋满坐，尤其是在吧台边，更是站

满了没位置坐的熟客，空气中轻轻流泻着钢琴美丽的音

符，气氛，如常。

但，潺潺流泻的琴声忽然走了一下音。

砰地一声，打断琴声的巨响自门边传来，众人转过

头去，只见一名身材惹火得令人口水流满地的红衣女

子，两手紧握成拳，大步大步地来到吧台边，其排山倒海

而来的气势，逼得吧台前的酒客们不得不把位置让给

她，让她坐在酒保唐律的面前与他面对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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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庭芳？”正在擦拭酒杯的唐律，大惑不解地看着坐

在面前不断进行深呼吸的现任女友。

仿佛刚自泳池里游完一千公尺刚爬上岸般，萧庭芳

持续且反复地做着吸气吐气的动作，直到旁观的众人都

开始怀疑她是否得了气喘病之时，佳人却像是痛下了什

么决心般，用力地深吸一口气后，抬手指向她每次都固

定喝的酒名。

“给我一杯。”

挑眉以对的唐律，不语地取来她的酒瓶倒了一杯递

给她，她立即仰首将它喝至杯底见人。

空的酒杯被推向前，“再来一杯。”

现场安静得连一根针掉下的声音都可听见，众人讷

讷地看着唐律照着她的指示，再次给了她一杯。

“再来！”又再度灌下了辛辣的液体后，萧庭芳一手

抹着嘴角直接指着酒瓶。

眼前的这幅景象是愈看愈眼熟，唐律沉默地将酒瓶

交给她，看她开始气势骇人地捧瓶大灌特灌，他转眼想

了想，这种情形，似乎⋯⋯跟以往每次在发生某种事前

的征兆一样。半晌，他无奈地摇摇头，抬首对负责音乐

的段树人眨眼示意，暂停的音乐随即又再次响了起来。

痛快狂饮掉一瓶价位可观的陈年甘邑后，接着萧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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芳便伏趴在吧台上动也不动，当众人都屏气凝神地等待

她下一步的举动时，她忽然抬起头来，带着浓浓的酒气，

一股作气对唐律提出分手的要求。

果然是来要求分手的⋯⋯唐律默默在心底叹了口

气。

好了，前言交待完毕，故事继续进行。

“你想分手？”表情平静的唐律，很能接受事实地对

她应了应，“好啊。”

没想到他居然同意得那么快，没有挽留、脸上也没

有出现遭受打击的模样，一时之间没有心理准备的萧庭

芳，反而当下呆在原地，并在众人同情的目光下，被迫不

得不转身走向酒吧大门。

但就在她即将按上门把前，红色的高根鞋突然骤止

在大门前，她咬咬牙，转身一骨碌地冲回吧台前，两手拍

着桌面瞪向他。

“最起码你也问我一下分手的原因吧？”连问也不问

一下，害她的话完全接不下去，他知不知道要放弃像他

这种好男人，是很需要经过一段痛苦的心理挣扎吗？

“那⋯⋯”从善如流的唐律，问得小心翼翼，“分手的

原因是？”

她又是一阵可以直达地老天荒的深呼吸，许久，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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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甘不愿地吐出，“你是个好人。”

好人？又是好人？

这种答案，有问跟没问一样⋯⋯两眉打结的唐律，

照例再把理由再次收下来。

四下沉默依旧，再次准备退场的佳人，在众人前努

力命令自己振作起来，且像是想通了什么般，态度突然

一改，海派地用力拍了拍他的肩，“记得，有事就找我，我

会罩你的。”

迷人的微笑在唐律的俊容上浮现，“谢谢。”他已经

有很多这类的朋友了。

“真⋯⋯潇洒呀⋯⋯”在佳人扬长而去后，安静的事

发现场，忽然传来了一阵佩服不已的赞叹声。

更多的男客开始崇拜地鼓噪，“大姐，我迷恋上你

了。”

熟悉的爵士乐取代了方才的琴音，在店内的气氛又

恢复了正常时，负责弹琴的段树人，一声不响地退回吧

台后头的休息室，并顺手将自吧台那边摸过来的啤酒，

交给早就已经来到休息室里，蹲在门旁边吐着烟圈边看

戏的高居正。

“好人再一票。”在路过他时，段树人将冰凉的啤酒

拎至他的面前，声音显得无限感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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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他已经当过几次好人？”高居正早就已经放弃去数

他阵亡的次数。

段树人翻翻白眼，走至休息室的墙边拿起油性笔，

再次在白板的右下角累计的正字上划上一道黑线。

“三十二次。”那小子再被人甩下去，这张白板就快

没地方写了。

“为什么每次他被三振出局的原因都是好人？”高居

正百思不解地抓着一头乱草似的长发，“当个好人到底

是哪里不好？”怪就怪这一点，怎么那些女人的分手理由

都这么统一？她们是事先串通过吗？

“别问我，去问那些女人。”段树人耸了耸肩，走到门

边与他一同看向外头那个迷倒一票女人，可是也被一票

女人甩过的男人。

“又被女朋友甩了？”坐在吧台边目击分手全程的熟

客，边喝着酒边同情地望着看来像是兀自假装坚强的唐

律。

“嗯。”早已不痛不痒的唐律，为求配合气氛，感伤地

朝他点点头。

此举立刻换来心有戚戚焉者的共鸣，“同是天涯沦

落人，我请你喝一杯！”

“谢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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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名熟客不可思议地瞪着他，“怎么三不五时就

看到你被甩？”实在是不解之谜，这个被甩的男主角，说

长相有长相，论身材有身材，三高每一高都具备，脾气

韵运、职业韵运，可是每次却都只有被甩的分？

“这个⋯⋯”唐律漾着含混的傻笑，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我也请你喝一杯。”又有一双感慨的大手朝他伸过

来，并且同情地对他拍了拍。

“多谢同情。”不知不觉中又帮老板多做了许多生意

的唐律，微笑地再为自己倒了一杯酒。

倚在休息室门边的高居正，冷眼旁观完他的反应

后，淡淡地下了个结论。

“你还是没什么感觉嘛。”他可能早就已经被甩到麻

痹了。

唐律回头瞟他一眼，“别摸鱼了，老板等一下就会过

来了。”

“你喝那么多行吗？”段树人也挨在门边，两眼直视

着他手中一杯接一杯换不停的酒杯。

“盛情难却嘛。”既然有那么多人同情他，不喝就说

不过去了。

“不怕醉得回不了家？”

唐律顿了顿，缓缓地扬高了唇角，“没关系，我有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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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司机。”

段树人不语地盯着他脸上那抹溜出的笑容，而后侧

过脸，抬眼微微看向彼此都心知肚明的高居正。

“好人跟司机⋯⋯”高居正幽幽长长地叹了口气，

“分手的原因，还是出在司机身上吧？”要是不早点把那

个司机的问题解决掉，只怕唐律还是会这么一直被人甩

下去。

段树人头痛地以指拧着眉心，“嗯。”

姓名：唐律

职业：孕哉月吧台临时雇员

年龄：二十七岁。距离生日，还有两个月。

? ? ?

抹去镜上的水蒸气，发梢还滴着水珠的赵乐芬，无

言地凝望着镜中的自己。

水气弥漫的浴室里，镜中的人影很快又再度被雾气

掩上，她努力眯细了眼，试图想看清那个模糊的自己，但

再怎么看，却仍是不清楚，不一会，她伸手捞来放在一旁

被打湿的眼镜戴上，在离开浴室前，顺手再拉过一条毛

巾，将湿淋淋的发包裹在其中并盘在头顶上。

迎面而来的冷空气极为舒爽，将眼镜拭净后的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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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惯性地抬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钟一眼，再转首看向窗

外那一扇正对她房间的窗，放眼看去，隔邻漆黑一片，还

未到主人返宅的时间。

视线缓缓自幽暗的窗景游移至床边短桌上的电话，

她沉默地擦着发，在心底计算着这阵子已经有多久没见

到隔壁的那个邻居。

细微的声响自门外传来，她挑了挑眉，边擦着发边

下楼，先是至厨房为自己倒了杯水，自厨房里绕出来后，

纳闷地站在客厅门口看着难得晚睡的双亲。

“你们还不睡？”

“我们还没把饭店订好⋯⋯”埋首在饭店简介堆里

的张晔应了她一句，连抬头也没有，又继续与老伴商量，

“你看这间怎么样？”

“你们不是事前就已经托旅行社代订了？”乐芬走至

沙发后头，好奇地探首看向他们手中的东西。

“我觉得还是这间比较好⋯⋯”这次连个回答她的

人也没有，赵莲湘一手推开老伴手中的简介，改而放上

另一间饭店的传单。

叨叨絮絮的交谈声再度响起，被忽略在后头的乐

芬，不语地注视着这两个结婚三十年，眼中却还是只有

彼此，并且时常忘了他们还有一个女儿的夫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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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起她这对天生浪漫过头、三十年恩爱如一日的父

母，他们不但是年年庆结婚周年，更别说西洋情人节、中

国七夕，还有他们的生日、母亲节、父亲节⋯⋯反正只要

能让他们找到一个名目，他们都会把握机会好好的庆

祝，并且重温一下当年蜜月时浪漫的感觉，而在他们今

年都已退休后，他们更是计划了一个长达两个月的结婚

三十年纪念之旅，打算把南欧都逛完一圈后再回来。

说真的，有时候她还真怀疑自己是打哪里来的，老

爸老妈浪漫到不行，而她却半点罗曼蒂克的因子都没

有，她已经开始相信她是桥下捡来的这个说法了。

“爸、妈。”都已经把头发擦干了，却还是没有人理会

她，她叹口气，弯下身子轻拍他们两人的肩。

“嗯？”热烈讨论被打断的两人，有默契地一同抬起

头来。

她笑眯眯的，“明天是什么日子？”这两个人该不会

全都忘光了吧？

理所当然的答案同时在她耳边响起，“结婚三十周

年纪念日啊！”

脸上的笑容霎时僵止住，乐芬不语地看着这两个异

口同声回答她的父母，在下一刻，又动作划一地再次转

过头投入大量的饭店资料中继续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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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然都没有人记得她的订婚日⋯⋯

她疲惫地以指梳着发。她记得她早就在两个月前

通知他们了，怕他们会忘了这件事，她还特地在家中重

要的角落挂上日历圈上日期，并在一旁注明她的订婚

日，结果还是没有人记得有这回事，他们两个⋯⋯难道

真的想放她鸽子让她一个人出席订婚宴吗？

“拜托你们两个⋯⋯”短暂的沮丧期过后，乐芬再次

自沙发后面弯下身子，伸出两手勾住他们的颈子，“明天

在上飞机前，别忘了抽空陪我到饭店一趟，明天是我和

飞卿订婚的日子，喜宴就摆在十三楼，你们是女方家长，

求求你们给面子千万别迟到了。”

交头接耳的夫妇再次停止了讨论，彼此相视了一会

后，皆带着怀疑的眼神转首看向她。

“真的要嫁？”一家之主张晔忍不住还想确定一下。

乐芬意外地扬高了眉，“你们不赞成？”奇怪，他们向

来不是都对她的婚事很乐见其成吗？怎么在这个节骨

眼上却犹豫了起来？

“不是不赞成⋯⋯”赵莲湘皱着眉，苦苦思索着该怎

么启口，“只是⋯⋯”

“飞卿不是你们心目中女婿的好人选？”当初这位准

丈母娘看女婿时，不是从头到尾都一直赞不绝口的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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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莲湘在嘴边说得咕咕哝哝的，“也不是⋯⋯”

得不到个具体的答案，她忍不住两手叉着腰，不解

地看着这两个突然临阵倒戈的父母。

“有什么我不该嫁给他的理由吗？”这总说得出来了

吧？

“这个⋯⋯”他们俩又吞吞吐吐了起来，“也没

有⋯⋯”

“那就记得明天十一点到饭店。”她满意地颔首，径

自下了决定后慎重地再次拍拍他们的肩，“亲戚这方面

我已经联络好了，你们的行李我会事先请人托运到机

场，到时你们只要过来露脸一下就可以直奔机场。”

他们还是想挣扎，“乐芬⋯⋯”

“结婚三十周年快乐。”她一左一右地亲亲他们的脸

颊，“晚安，我先睡了。”

“这样真的好吗？”在她端着水杯上楼后，赵莲湘质

疑地瞥了瞥了身旁同样拦阻不力的老伴一眼。

“没办法⋯⋯”赵晔莫可奈何地搔搔发，“这是她自

己选的。”她都已经看好日子，连酒席也都订了，他们总

不能拦着她不嫁吧？

没听见他们所说的乐芬，踱回房里将饮料喝完后，

临睡前再次看了隔邻还是没亮灯的房间一眼，才伸手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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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被单坐上床准备入睡，一道影子随即跳上她的床。

“下去。”她不满地推开努力想钻进被窝的家犬哈

利，“你太占床位了！”每次给它一睡，天亮时她都发现哈

利睡在正位，而她却被挤到床边摇摇欲坠地挂着。

“呦呜———”被人推到床角的哈利，马上收起四肢垂

下尾巴扮可怜。

她得意地扬起俏眉朝它摇摇食指，“不要跟我来这

套，自从你学会爬进那个大厨家打野食后，我已经不相

信你了。”

争取不到床位的哈利，干脆狗尾一竖，在她准备关

灯时猛然朝前一跳。

“哈利———”被它将近二十公斤体重压得差点没断

气的乐芬，忍不住扯开了怒嗓。

就在这时，那个她曾经等待过的电话，却在此时作

响了起来，夜深时分，清脆的响声听来格外刺耳，她倏然

一怔，一双眼转瞬间都亮了起来，但就在她心急地想起

身去接起电话时，她的背上忽地一沉。

“别闹了，先让我接电话⋯⋯”被哈利压得整个人都

压趴在床上的她，挣扎地爬至床边，奋力伸长了手捞来

话筒，并且顺道将压坐在她身上的哈利一脚踹至床下，

生怕电话那头的人等不及挂断，她连忙将耳朵贴在话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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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“喂？”

“叫那只狗给我克制点。”熟悉的男音透过话筒钻进

她的耳膜。

“它已经到床底下去克制了。”乐芬瞥看了在床下跌

得四脚朝天的哈利一眼，再淡淡地问：“而你呢，你知不

知道现在几点？”

话筒里传来一阵低沉悦耳的笑声，其中还夹杂了连

串的道歉，她听了，紧皱的眉心不自觉地缓缓舒展开来。

“我等一下就到。”她轻声说完，挂了电话后立刻下

床换了衣服，拿起放在桌上的车钥匙就准备去领人回

家。

“又要去接人？”正准备关灯就寝的赵莲湘，看她穿

戴整齐地下楼来，跟在她的后头与她一块走至门口看她

穿鞋。

“嗯。”她在穿好鞋后朝后挥挥手，迫不及待地朝外

头走去，“你们先睡，不必等我回来。”

送她出门的赵莲湘，在目送她驾车离去时，站在门

口朝身后问：“这样真的好吗？”

“没办法⋯⋯”踱至门边的张晔无奈地搔搔发，“这

也是隔壁那个自己选的。”

姓名：张乐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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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：会计

年龄：二十七岁。距离订婚日，不到一天。

? ? ?

“剩你一个？”

乐芬探首进已经打烊的店里，在一室倒竖放在桌上

的椅子群中，找到正在扫地的唐律。

“今天轮到我整理。”见来者是她，唐律搁下手中的

扫帚，踱至吧台里，“咖啡？”

“嗯。”她熟练地绕过店里的桌椅，来到吧台边坐上

她习惯等人的位置，看他为她现煮上一壶她喝惯了的拿

铁。

“再等我一下，我快弄好了。”他先为她递上一杯冰

水，再拉开台边的小门走到外头继续打扫的工作。

乐芬点了点头，举杯啜饮了冰水一口，带点柠檬香

味的沁凉液体，滑进她的唇齿间，再一路落下了喉，驱散

了夏夜带来的闷热感，令她浑身泛过一阵清凉。

室内的光线昏昏沉沉，流淌在空气中的咖啡香味飘

飘荡荡，远处的唐律，宽硕的肩在昏暗的光影下看得不

是很清楚，但即使他不靠近，这个自小到大都在一起的

青梅竹马，他的身形、轮廓，却无一处是她不熟悉的，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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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至知道，现在背对着她打扫的他，脸上一定带着他那

习惯性的微笑。

他的微笑⋯⋯

游移的视线自他高大的背影后挪回她身上，她低首

注视着左手指间那枚在微光中闪烁的订婚戒。

她深吸口气，“我要订婚了。”

手边打扫的动作骤止，唐律诧异地扬首，一双黑眸

闪烁不定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怎会这么突然？先前不但都没听她提

起过，就连他爸妈、附近的邻居，根本就没人跟他说过有

这回事。

“明天。”她没看他，兀自趴在吧台边数着一个个叠

好的杯。

“跟霍飞卿？”他匆匆放下手中的扫帚回到吧台里，

不置信地看着她平静的表情。

“嗯。”她点点头，伸手指向一旁，“咖啡好像好了。”

“你没发喜帖给我。”为她盛好咖啡，并加入打泡的

鲜奶和榛果后，他边递给她边抱怨。

乐芬睨他一眼，“就住在隔壁还发什么喜帖？”

他沉着声，“至少可以让我做个心理准备。”

她漾开了笑，“怎么，怕红色炸弹呀？”订婚是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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